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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两位舞界前辈的“思考”谈起  

    自 2001 年起，中国文联开始组织“文艺评论奖”的评选。“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的结果

在今年刚刚揭晓。笔者自第三届起担任该奖项的终评评委，也正是自第三届评奖迄今，舞蹈界均

有论文获得一等奖的殊荣。考虑在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涵括的 11 个类项中，评为一等奖的论文

每届只有 5 篇左右，我们就能知道这殊荣来之不易。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及第四届和第五届获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的两篇论文，它们分别是资华筠先生的《繁荣中的忧思》和孙颖先生的

《说古论今》。资先生的论文有一个副题，叫做“舞蹈创作现状的思考，孙先生的论题颇为阔大，

但据其论述似可标上一个“振兴民族舞蹈文化的思考”的副题。  

    在资先生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其所忧所思是由“大晚会”综合症所引发的。她所说的“大晚会”

是指围绕某一主题而进行的“综艺拼接型”的制作，这种制作少有独特鲜活的形象塑造和创造的灵

性，因而形成了雷同化的艺术模式并衍生出“综合症”，其最本质的呈现便是“舞蹈本体的萎缩”—

舞蹈在歌星云集的晚会“主动脉”中成为速效制作流程中无法摆脱的整脚陪衬。与此同时，资先生

指出了与“大晚会”综合症相关的倾向性问题，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民族舞属性的淡化”—这突

出体现为打着“民族舞”旗号把“劣质洋荤”当“创新”。也就是说，是“舞蹈本体的萎缩”和“民族舞属

性的淡化”激起了资先生深深的忧思。  

    而孙先生的《说古论今》，着眼点在于强调今日的民族文化振兴，不能脱离对民族历史传统的

心理感应，不能脱离对民族荣辱、民族功利的感情认定。无独有偶，孙先生也认识到“洋荤”—从

芭蕾的“科学”到现代舞的“自我”乃至蹦迪、摇滚的“时尚”对民族舞蹈艺术的“凌辱”。他反对强调

自我“就绝不理睬历史传统和民族群体”，他反对大搞舞台机巧的“时尚化”而导致舞蹈本体丧失的

“创新”。为此，孙先生强调说“要把舞蹈当做一种文化形态去认识”，强调说“文化的民族印记来自

于民族文化发展积淀的流程”，强调说“舞蹈的艺术定位只搞技法不搞文化，只能使民族的面孔在

舞蹈的行业中消失……”  

    二、当代舞蹈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  

    从上述中国舞界两位前辈的思考中可以看到，他们十分担忧舞蹈的民族属性的淡化，十分担

忧民族的面孔在舞蹈的行业中消失。其实，这是我们在当代舞蹈文化发展中特别应当自我警醒的

危机意识。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盟诸国当代舞蹈文化发展中都可能发生并必然为之担忧的意

识。这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伴随强势经济而至的强势文化对我们潜在的威逼和无言的胁迫所引发

的意识。这是我们不仅要高度正视而且要积极克服的意识。  

    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盟诸国舞蹈文化的发展，就其历史而言本身也有个多元化文化碰

撞、交汇、融合的过程。甚至在有些地区，他国舞蹈文化的影响不仅广为传布而且根深蒂固。但

毕竟，我们关注历史的遗产也关注时代的心理，关注文化的传播也关注民众的选择，关注世界的

开放也关注“国情”的坚守。事实上，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以自己的文化姿态与世界对话，都在努

力发展自己的文化个性并从而重建国家的文化形象。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政治多极化也是世

界现状；与其说文化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莫如说经济发展处于弱势的国家更关注“文化安

全”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和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  

    正视我们当代舞蹈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实际上是要认识到文化建设既有与经济发展相同步的

一面也有与其相独立的一面。其实，许多今日的经济强势之，在其最初发展经济之时，也往往是

实行经济上的冒险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并非是回

复到某个历史时期，“复古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主张，其实是传承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民族精

神，是光大历史中曾经弘扬的民族自信。在我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盟诸国作为经济发展中国



家，虽然发展的速度有快慢，发展的程度有高低，但都应强化传承民族精神、光大民族自信的文

化建设。这种文化建设不仅不会妨碍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反倒会使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更符合一国

的国情也更符合一国民众的人性。我们当代舞蹈的发展当然也要投身到这种文化建设中去。  

    三、民族属性的强化要落实到艺术本体之中  

    通过著述《拉奥孔》来阐说“诗与画的界线”的莱辛和通过“没有地址的信”来《论艺术》的普

列汉诺夫，都表述过类似的观点：即相对于原始人类的舞蹈活动而言，“现代舞蹈是萎退的艺术”。

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舞蹈的文化功能及其构成形态（特别是舞者的精神投入状态），这的确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代社会由于科学的昌明和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些与高科技相伴的艺术样

式；而一些古老的艺术样式则随着人类社会对高科技的膜拜与依赖，正由于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

而淡化乃至消失。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舞蹈正是如此。马克思关于“人类艺术一定时期的繁荣并

不与经济的发达成正比”的论述是对于当代舞蹈文化、特别是民族舞蹈文化发展困境的恰切说明。  

    事实上，“民族舞属性的淡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舞蹈本体的萎缩”所导致的。我们注意

到，民族舞蹈本体的萎缩固然有艺术创作观念方面的原因，但也与其原生形态之生态环境的损伤

分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盟诸国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前现代”的发展进程中，不

仅自然生态的保护由于观念和财力等原因被忽略，文化生态往往也被视为陈旧或落后而失去关

爱。在资先生和孙先生的论文中，都提及 20 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广大艺术

工作者深入民间、虚心采风（收集、整理民间艺术）、体验民族传统、尊重民众智慧的积极举措

及其产生的良好效应。而现在，一方面是由于滋养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失去关爱而萎缩，一方面

也由于艺术工作者视传统为“旧物”并对之盲目革新而淡化甚至扭曲。这类问题如果得不到重视和

纠正，我们怎能去谈当代舞蹈文化的发展？怎能对发展着的当代舞蹈文化去进行价值评估呢？ 

 
    必须充分地认识到：我们进行当代舞蹈文化发展的讨论，不能不立足于民族属性和艺术本体

的基础之上。因为当代舞蹈文化的发展是各国各民族舞蹈文化的发展。这是多种文化传统的呈现

与对话，这是多种价值取向的交流与沟通，这是多种审美风尚的敞亮和绽放……视民族属性与艺

术本体为当代舞蹈文化发展中的立足之地，我们还要关注其内在的关联性。因为，舞蹈艺术的本

体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本身就是植根于一定部落、一定种群的；而民族的舞蹈艺术如果任其本

体萎缩，其民族属性就难免淡化乃至扭曲。是的，经济发达了，政治实用了，交流便捷了，距离

消失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有足够的民族自信去与开放的世界对话，我们才需要有独

特的民族风采去装点世界的绚烂，我们才需要有历久的民族精神去打造心灵的居所，我们才需要

有广博的民族智慧去开拓人类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去促进当代舞蹈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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